
山，对于一个重庆人来说，从来不
是高不可攀、无法逾越的。习惯了爬
坡上坎的他们，山意味着只是一级又
一级的台阶。向上，向上，是山塑造了
重庆人坚韧的性格。

著名翻译家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
庆，与山有缘分。

他的老家在重庆武隆仙女山，即
便是现在，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山里
居住，仰望大山；他成名于成都锦江
畔，享受着天府文化的浸润，但在那之
前，他在位于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
工作和居住多年，家就安在歌乐山
上。除了现实中的山，他心里还有一
座“看不见的山”《魔山》，是他最满意
的代表作之一。

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武能
译德语文学经典》第二辑9本作品面
世，用杨武能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
重要节点”。4月13日，在重庆图书馆
“巴蜀译翁文献馆”里，面对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武能开口聊起了
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山”。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人再
去做了”

“虽然是你们来采访我，但是我今
天想反客为主……”85岁高龄的杨武
能精神不错，招呼着工作人员摆小桌、
整理背景板——当然，最重要的一项
是带着大家看看他的“巴蜀译翁文献
馆”里面的馆藏。

仔细看完整个文献馆，有两样东
西让人印象深刻。2013年杨武能获
得的一枚歌德金质奖章，那是世界歌
德研究领域的“最高奖励和荣誉”，是
研究歌德以及德语文学人心目中的
“珠穆朗玛峰”。杨武能是历史上首位
获得该奖章的中国人。但它被放置的
位置却并不显眼，真正显眼的是书，一
个个巨大展柜中，不同版本、不同时期
杨武能的译作。

“这里应该是目前收藏我的翻译
版本最多的地方了，具体我出了多少
个版本，我也记不清了。”杨武能说。

不过，“巴蜀译翁文献馆”的藏书
在最近又得到了极大的增加，商务印
书馆的《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第二
辑9册作品刚刚寄到，加上年初收到
的第一辑6册，目前已经有15册面世，
到今年年底还将出版第三辑也就是最

后一辑7册。一套22册的翻译作品，不
仅是杨武能生命中的一座高峰，也是中
国翻译界一座很难逾越的山峰。“2003
年我出版了一个译文集共11卷，已经是
中国活着的翻译家册数最多的译文
集。这一次从11卷到22卷，多了整整
一倍，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
程。为什么后无来者？现在纸质书正
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不会有那
么多人像我一样花60年的时间来做文
学翻译。这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的事
儿，是一个很笨的事儿，以后不会有这
样的人再去做了。”杨武能说。

“幸好找到了学外语、做文
学翻译的道路”

杨武能的翻译生涯始于重庆歌
乐山。

中学时期，他想当一名电气工程
师，结果被查出先天色弱，不能学理工
只能学文科；高中时想去当音乐家，后
来参与选调考试，杨武能才知道自己
与专业之间的差距：“从此，我就对学
音乐失望了，不过幸好找到了学外语、
做文学翻译的道路。”

1956年秋，杨武能进入四川外国
语大学前身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
语，凭着在高中学过一学年俄语打下
的底子，他一年便学完两年的课程,跳
了级。后来，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破裂，
全国俄语人才过剩，杨武能只能“改
道”，转学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大学读德
国语言文学。

真正把杨武能领上文学翻译道路
的，是他在南大的老师叶逢植。在叶
逢植的建议下，两人合译，向《世界文
学》投稿。

“你知道《世界文学》的背景吗？”杨
武能问记者，“它由鲁迅先生创刊，当时
的主编是茅盾，季羡林、冯至都是编委，
能够在上面发习作、发翻译作品，并不
简单。好多大学老师一两年也发不了
一篇，而我，一个大学生，一年发了三篇。”

直到现在，杨武能还记得自己发表
的三篇作品的名字：“一则是莱辛的寓
言，然后是亨利希·曼的《格利琴》，还有
一篇是跟老师合译的作品。”他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这三篇文章对我太重
要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翻
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是因为我
有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文章的底子。”

“我不是傅雷，我是巴蜀译
翁，巴蜀译翁！”

说到译作，傅雷绝对是中国翻译
家中的一座高山。如果一个翻译家在
自己的领域做得好，人们就会称其为
“某某界傅雷”。

杨武能就被称作“德语界傅雷”。
对于这个称呼，他不服气。杨武能有
个长达40页的PPT，第一页就是斗大
的几个字：

“我不是傅雷，我是巴蜀译翁，巴
蜀译翁！”

“之前有人写，说我要超过傅雷。
我觉得那样写不好。”杨武能说，“傅雷
先生是我的榜样，但是我要不要超过、
能不能超过、可不可以超过？显然我
们不能以自己的榜样作为自己的天花

板，不能因此我就不得越雷池一步，至
于我能不能超越，那要看成果。”

让杨武能有底气的一个原因，是翻
译家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愈发丰
富，创造力也会越来越强。他说：“我跟
傅雷先生不一样，很重要的是我生活在
新时代，条件比他那个时代好得多得多。
比他多活几十年。那几十年不是白活的。”

杨武能交往了众多的“泰山北
斗”。在“巴蜀译翁文献馆”里，有他与
钱钟书往来的书信，“巴蜀译翁文献
馆”的牌匾是马识途手书的；他的朋友
圈还包括翻译大家冯至和戈宝权，老
舍的三女儿、翻译家舒雨是他的挚友；
在德国时，他还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但泽三部曲》的作者君特·格拉斯
会面……这些人都在杨武能攀登翻译
这座高岭时，给予过他鼓励和帮助，让

他万分感念。

“勇敢的攀登者啊，请你
入《魔山》”

杨武能研究歌德，成名作是《少年

维特的烦恼》，但是托马斯·曼的《魔

山》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

前几年，B站拍过一个纪录片《但

是还有书籍2》，杨武能就出现在其中

一集里。他推荐了《魔山》，此书随即

脱销。杨武能当时翻译这部作品的地

方是四川外国语大学山上的职工楼，
年轻人爬都觉得累。拍摄那天，80多
岁的杨老执意要自己爬上去。

只因为是《魔山》。
在他的家乡武隆仙女山，还有座

巴蜀译翁亭。亭子的楹联上，写着他
曾经翻译过的四部作品的名字，其中
就有《魔山》。

《魔山》长达70万字，通过大学生
汉斯在一所肺病疗养院的7年生活，
呈现了欧洲当时的各种思潮，跨越精
神分析、生理学、解剖学等领域，是翻
译家既渴望又畏惧的精神高山，杨武
能偏偏就闯了进去。

《魔山》里面那些医学词汇，他可
不陌生：大学毕业前一年，他患上了肺
结核：“书里说的那些症状我都了解，
刚好为我翻译这本书创造了条件。”

他甚至在《魔山》首版与他人合译
的作品出版20多年后，又重新以个人
的身份再译了一次，对于《魔山》的偏
爱可见一斑。

在为读者签书时，看到对方拿着的
是一本《魔山》，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勇
敢的攀登者啊，请你入《魔山》。”

“山很高，几百级阶梯，你
不走到底吗？不行！”

杨武能这辈子，走过了很多的山
路，一路从仙女山走到了阿尔卑斯；也
越过了翻译界的重重高山，直抵中国
翻译界最高奖——80岁那年，他获得
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高兴之
余，他为自己取了个雅号“巴蜀译
翁”。他坦言，是为了感恩生于重庆，
也感谢浸润他成长的四川。

实际上，能够支撑他成为翻译家
的，是那一份来自骨子里的执着。

“山很高，几百级阶梯，你不走到
底吗？走到一半就坐下来不走了嘛？
不行！我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今天走
到了80多岁，我还在干事儿。”杨武能
说，“不过，最近我准备要淡出了，要退
出了。要翻的（书）我都翻了，那些没
有去翻的，都交给后来人。”

退休后的杨武能虽然没有翻译，
但是还有音乐。谁能想到儒雅的杨老
最喜欢的是摇滚乐，是《潇洒走一回》，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他的保
留曲目，还是用俄语唱的。

如果没有成为德语翻译家，他应
该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俄语翻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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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一套22册年底出齐

“巴蜀译翁”杨武能：
花60年做文学翻译的人，以后不会有了

2004年，杨武能任欧洲译协驻会翻译家。2018年，杨武能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发表杨武能译作的《世界文学》杂志。

2013年杨武
能获得的歌德金
质奖章。

杨武能的成名作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托马斯·
曼的《魔山》则是他最满意的代表作。他一路从重庆仙

女山走到了欧洲的阿尔卑斯，75岁时获得歌德金质奖章，那是研
究歌德以及德语文学人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80岁时直抵中国
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